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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星”到“鸣心”

杜鸣心的音乐人生，是一个篇幅漫
长的故事。

1928 年，杜鸣心出生在湖北潜江。
因为父母都爱好音乐，小时候，杜鸣心就
用家里的手摇唱机听戏曲和流行歌。短
暂如梦的童年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
碎，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杜父率部
队开往上海前线。临行前一晚，他带着
儿子去汉口剧院看了一场荀慧生（京剧

“四大名旦”之一）的演出，第二天一大
早，杜鸣心还没醒来，父亲便赶回了部
队。父子俩不会料到，这次睡梦中的告
别，竟成了永诀。

几个月后，杜源勋在苏州河保卫战
中阵亡殉国，母亲把杜鸣心带回了潜江
老家，住进了战时儿童收容站，后来，杜
鸣心又与其他战区来的孩子一起辗转到
了重庆，住在永川县战时儿童第二保育
院。

1939 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
创办了育才学校，培养从后方各个保育
院中遴选出的具有一定艺术天分的孩
子。有一天，在育才学校担任音乐组指
导员的任虹带队来到杜鸣心所在的保育
院。欢迎会上，杜鸣心领唱《松花江上》，
任虹从杜鸣心的歌声中觉察到了他的音
乐天赋，四百多个孩子里，杜鸣心脱颖而
出，入选育才学校。

那时，育才学校建在重庆郊区北碚
的凤凰山里，虽然交通闭塞，条件艰苦，
陶行知仍然尽力帮孩子们找来了三架钢
琴。11岁的杜鸣心第一次见到了这件昂
贵的乐器，而教授他钢琴和视唱练耳的
正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渔光曲》的作
曲者任光则亲自为他讲解乐理、作曲与
和声理论等课程。杜鸣心的音乐生涯，
在这所学校里正式开启。

一年后，育才学校在重庆举办了音
乐会，杜鸣心演奏了歌剧《自由射手》选
段和一首钢琴小品，台下的观众席里，周
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郭沫若、田汉、何
应钦、冯玉祥等众多著名人士都在静静
聆听。也是在此时，杜鸣心把自己的名
字从“明星”改成了谐音的“鸣心”。“明
星”这个寄托着无限希冀的名字原本是
父亲为他取的，改名“鸣心”，既是为了缅
怀父亲，也在表达自己的音乐理念：“我
要用音乐表达感情，用音乐来写我的
心。”

“常青就义”有巧思

1964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
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被定为新中
国成立15周年的献礼剧目。那时，吴祖
强、杜鸣心两位作曲家已在舞剧《鱼美
人》中成功合作，《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创
作再次落到了他们的肩上。

“决定把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
芭蕾舞剧的时间已经非常晚了，差不多
到了1964年将近夏天的时候，开始想让
两个人来创作，但时间来不及，开夜车也
赶不上。”于是，杜鸣心和吴祖强邀请了
施万春、王燕樵、戴宏威3位年轻作曲家，
大家分头创作，吴祖强负责序幕、第一幕
和第四幕前半场，杜鸣心负责第四幕后
半场和最后一幕，王燕樵、施万春、戴宏

威分别创作第二幕、第三幕和第五幕，大
家齐头并进，用两三个月赶出了钢琴
谱。施万春曾回忆，为南霸天家中的情
景谱曲时，他彻夜不眠：“想各种恐怖的
镜头，白天一照镜子，头发几乎都掉光
了，枕头上、地上到处都是。”

然而，由于时间太过紧迫，《红色娘
子军》的音乐形式有些混乱，周总理要求
进一步完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大家
即刻着手。

男主角洪常青的主题由杜鸣心所
写：“他是一个比较现代的革命领导干
部，应该更开阔一点，用革命歌曲的音调
和风格来表现”。“常青就义”是全剧的高
潮片段之一，这段音乐融入了《国际歌》
的前两句旋律，但实际排练时，演员觉得
在台上演的时候还不够大义凛然，尤其
是走到刑场的过程太快了，于是，给这个
环节延长时间的难题给了杜鸣心。

苦思冥想好几天，他把《国际歌》的
两句改成三句，第一句用铜管在低音区
表达就义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势，第二
句不结束，继续用小号音色高八度抒发
慷慨激昂的心绪，第三句用合唱人声推
高气氛，难题遂解。

“万泉河水”曾重写

家喻户晓的《快乐的女战士》《万泉

河水清又清》也出自杜鸣心之手。为了
让旋律更有故事发生地的特色，他走遍
了半个海南岛，听了很多黎族的音乐。

《万泉河水清又清》的灵感同样来自海南
当地的民间音乐。起初，杜鸣心所写的
第一稿在审查时被批评，一时间，中央芭
蕾舞团全团的人都被号召来写《万泉河
水清又清》，作曲者名字一律回避，结果
大家“盲选”的，还是杜鸣心的作品。

“这一次我用了海南当地的渔歌。”杜鸣
心说。

《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修改持续了两
到三年。乐队总谱出版时，杜鸣心负责
定稿：“我们‘发动群众’把每一页乐谱挂
起来，让乐手们看每个声部存在哪些问
题，然后马上修改。”

2024年，《红色娘子军》首演60周年，
中央芭蕾舞团带着这部看家大戏，从见
证它面世的天桥剧场开启巡演，走向全
国——这部在当年的艰苦条件下孕育出
来的作品，散发着旺盛的生命力。“《红色
娘子军》故事感人、舞蹈创新、音乐动听，
在它之前，从来没有一部芭蕾舞剧拿着
热兵器上台。”杜鸣心总结道。中国艺术
家把全部心血和来自这片土地深处的文
化基因深深烙印在这部作品里，换来了
一代代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与认
同。

耄耋之年仍创作

一直以来，杜鸣心的音乐被视为“用
洋乐器讲中国话”的典范。“我们当然可
以学习和借鉴现代的、西方的作曲技法，
但它们永远都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民族
音乐。”怀揣这份坚定的理想，1976年，一
直在外工作的杜鸣心回到中央音乐学
院，任作曲系主任和教授，育人成材，不
遗余力。

在为中国作曲事业输送大量人才的
同时，杜鸣心笔耕不辍，踏足各个领域，
捧出协奏曲《春之采》《献给鼓浪屿》，舞
剧《玄凤》《牡丹仙子》，交响诗《洛神》《天
地之滇》等一众精彩作品，直到今天，耄
耋之年的他依然创作不息。

2017年，应国家大剧院委约，杜鸣心
手写为钢琴和乐队而作的《北京颂》，献
给这座他生活多年的城市，长笛化作鸟
鸣，京剧片段《夜深沉》若隐若现，胡同里
的旧时光仿佛去而复返，国际都市的包
容繁华也在轻快的节奏里熠熠流淌。
2023年，杜鸣心与儿子杜咏共同执笔为
中央歌剧院创作的大型交响情景歌剧

《奋斗》首演。这一年，杜鸣心95岁。

“作曲教师”孜孜不倦

在以音符书写时代和民族记忆的同
时，老师这个身份也伴随杜鸣心走过了
大半人生。从21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
助教开始，几十年教学生涯里，他是真正
的桃李满天下。1976年，此前一直调动
在外的杜鸣心再度回到中央音乐学院，
担任作曲系主任和教授。两年后，改革
开放的大幕开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
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学生，至今，他
们依然堪称我国音乐界的中流砥柱。这
批学生中，叶小纲、瞿小松、刘索拉等许
多人都曾是杜鸣心的学生。如果把时间
跨度再拉长些，这份名单也可以展得更
长——施万春、王立平、张丕基、王黎光、
徐沛东等众多如雷贯耳的作曲家都曾跟
随他学习。

“是国家培养了我，如果当年国家不
派我去苏联留学，我不可能成为一名教
作曲的老师。”跨越几个时代林林总总的
故事，最终回到了这一句简短朴实的剖
白上，于杜鸣心自己而言，“作曲教师”已
然是最恰当的称谓。

2月21日，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里，指挥家张艺挥棒，

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以音符“起舞”、回旋。在这场着

重体现芭蕾舞剧配乐精华的音乐会上，中国作品《鱼美

人》与《红色娘子军》的选段分列首尾，衔接着、呼应着，包

裹起一整场演出的轻盈浪漫，留下中国艺术家对这门舶

来艺术的解读印记。
它们都是著名作曲家杜鸣心的作品。2024年，芭蕾

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一甲子，声势浩大的巡演走遍全

国，关于这部经典作品的种种探讨再度回到视野。一部

经得起考验的佳作究竟如何写成？它对当下的文艺创作

有何启迪？近日，记者与 97岁的著名作曲家杜鸣心面对

面，听他再次打捞起记忆中那些闪光的往事。

97岁作曲家杜鸣心
再忆《红色娘子军》

民族音乐的基因无可取代

留学苏联时在莫

斯科大剧院前留影
《红色娘子军》剧照

杜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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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2025年2月25日
星期二REN UW

人物故事


